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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書
店
得
購
吳
禾
編
選
的
︽
書
癡

范
用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
一
一
年
一
月
︶，
喜
甚
。
平
生

不
識
范
用
老
先
生
，
但
對
其
書
、

其
文
、
其
人
，
早
已
心
儀
。
這
書

是
范
老
先
生
於
二
○
一
○
年
九
月
逝
世

後
，
一
眾
友
人
寫
的
感
念
文
字
，
讀
來

溫
馨
，
對
范
老
的
為
人
為
事
，
得
知
殊

多
，
掩
卷
遙
思
風
範
，
不
勝
唏
噓
。

以
﹁
書
癡
﹂
來
稱
謂
范
老
先
生
，
恰

當
之
至
。
范
老
不
僅
愛
書
，
還
寫
書
、

編
書
、
辦
刊
，
終
其
一
生
，
書
就
是
他

的
良
師
益
友
。
香
港
的
杜
漸
，
在
︿
范

公
，
我
想
您
了
！
﹀
中
，
為
︵
書
癡
︶

正
名
說
：

﹁
我
自
認
為
自
己
是
個
書
癡
，
但
比

起
范
公
，
我
只
配
是
個
小
小
書
癡
，
他

才
真
正
是
個
大
書
癡
，
癡
到
把
一
生
的

心
血
都
放
在
書
上
，
不
只
愛
書
如
命
，

還
辛
勤
耕
耘
，
把
一
本
一
本
完
美
的
好

書
送
到
讀
者
手
中
，
這
就
不
是
簡
單
是

一
個
﹃
癡
﹄
字
了
。
﹂

杜
漸
憶
起
，
他
在
港
籌
辦
︽
開
卷
︾

讀
書
月
刊
時
，
范
老
聞
訊
雀
躍
，
鼓
勵

有
加
，
並
指
示
說
：
﹁
要
辦
好
一
份
這

樣
的
刊
物
，
一
定
要
有
性
格
，
我
是
指

要
把
刊
物
辦
得
有
個
性
，
千
萬
不
要
跟

別
人
雷
同
，
如
果
千
人
一
面
，
說
的
都

是
同
一
種
話
，
那
就
沒
意
思
了
，
讀
者

不
會
買
賬
的
，
所
以
一
定
要
有
你
自
己

的
風
格
和
特
色
，
沒
有
個
性
的
雜
誌
是

沒
有
人
看
的
。
要
辦
得
有
你
自
己
的
個

性
，
做
編
輯
就
要
獨
裁
些
，
認
準
了
方

向
，
就
堅
持
下
去
，
不
要
怕
人
批
評
，

也
要
挺
住
風
言
風
語
的
壓
力
，
這
樣
雜

誌
才
會
有
你
個
人
的
風
格
。
﹂

真
是
不
厭
其
煩
，
誠
懇
誨
之
。
這
番

良
言
，
於
我
而
言
，
早
已
心
領
神
會
。

由
編
報
紙
文
字
副
刊
到
編
雜
誌
，
都
是

按
此
準
則
。
可
惜
時
勢
和
上
頭
的
壓

力
，
每
每
不
容
我
﹁
獨
裁
﹂，
但
當
做

到
確
有
自
己
的
影
子
時
，
對
成
品
往
往

愛
之
不
釋
手
。

一
九
三
八
年
，
范
老
十
五
歲
，
即
進

入
讀
書
出
版
社
，
由
練
習
生
做
起
。
一

個
沒
有
學
歷
的
少
年
，
他
的
文
化
知
識

和
出
版
業
務
都
是
在
工
作
中
學
習
得

來
，
成
為
大
知
識
分
子
、
大
書
癡
。
一

九
五
○
年
入
人
民
出
版
社
，
再

而
進
北
京
三
聯
書
店
，
成
為
中

國
出
版
界
的
頭
領
人
物
。
在

﹁
四
面
來
風
﹂
的
日
子
，
他
組

織
了
一
批
﹁
猛
書
﹂，
如
︽
隨

想
錄
︾、
︽
傅
雷
家
書
︾、
︽
牛

棚
日
記
︾
等
。
范
用
將
﹁
被
綁
﹂

的
作
品
作
為
﹁
重
量
級
推
薦
﹂

的
作
風
，
委
實
令
人
致
敬
。
古
蒼
梧
在

︿
愛
書
人
的
懷
想
﹀
中
指
出
，
︽
傅
雷

家
書
︾
要
出
版
時
，
竟
遭
印
刷
廠
拒

排
，
指
傅
雷
是
﹁
白
專
﹂，
受
信
人
傅

聰
是
﹁
叛
國
﹂
；
直
到
范
老
亮
出
胡
耀

邦
批
准
傅
聰
回
國
講
學
的
公
文
，
才
得

以
過
關
。
︽
隨
想
錄
︾
在
港
報
連
載
時

遭
刪
節
，
內
地
仍
有
人
指
巴
金
搞
﹁
自

由
化
﹂
；
范
老
出
手
，
頂
住
壓
力
，
替

︽
隨
想
錄
︾
出
了
個
一
字
不
改
的
版

本
，
還
親
自
設
計
封
面
，
﹁
讓
巴
老
開

開
心
心
地
﹃
講
真
話
﹄﹂。

范
老
與
書
之
緣
，
與
書
之
﹁
糾

纏
﹂，
在
這
部
十
四
萬
字
的
書
裡
，
可

得
其
貌
。
附
錄
的
︿
時
光—

—

范
用
與

三
聯
書
店
七
十
年
﹀，
彩
頁
印
製
，
除

有
他
的
照
片
外
，
還
有
手
跡
，
觀
之
再

三
，
愛
之
彌
深
。
只
恨
平
生
不
識
這
大

書
癡
，
累
我
這
小
書
癡
，
只
得
﹁
遺
憾
﹂

二
字
。

戴
繼
志
老
弟
舉
行
畫
展
，
冠
蓋
雲

集
，
十
分
熱
鬧
。
除
了
他
的
畫
藝
吸
引

藝
術
愛
好
者
之
外
，
他
的
人
緣
也
是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戴
繼
志
擔
任
福
建
中
學
行
政
工
作
數
十
年
，

孜
孜
不
倦
，
勤
勤
懇
懇
，
甚
得
行
內
及
其
鄉
人

稱
譽
。
在
工
作
崗
位
退
休
以
後
，
又
發
展
水
彩

藝
術
，
並
創
辦
香
港
教
師
水
彩
畫
研
究
會
。

我
對
書
畫
藝
術
十
分
外
行
，
身
上
又
缺
乏
藝

術
細
胞
，
說
到
欣
賞
，
也
只
能
觀
其
皮
毛
。
但

看
他
在
畫
展
中
的
人
物
水
彩
畫
，
驚
嘆
其
畫
得

十
分
神
似
。
如
畫
已
故
的
黃
光
漢
兄
、
光
纖
之

父
高
錕
、
已
故
的
國
學
大
師
季
羨
林
，
都
是
我

們
熟
悉
的
人
，
不
僅
神
似
，
還
能
捕
捉
其
人
表

情
特
點
。
就
是
他
的
自
畫
像
，
面
孔
的
下
半

部
，
正
是
他
神
情
的
聚
焦
點
。
他
的
這
種
畫
風

的
造
詣
，
自
是
長
期
下
苦
功
的
結
果
。

認
識
戴
繼
志
三
十
多
年
，
只
覺
得
他
是
個
謙

謙
君
子
，
性
格
隨
和
，
好
學
不
倦
。
對
他
那
個

時
候
的
藝
術
造
詣
，
了
解
不
多
。
想
不
到
他
在

退
休
以
後
，
發
展
其
事
業
的
第
二
春
，
更
加
燦

爛
輝
煌
。
而
且
他
勤
於
在
業
餘
學
習
，
更
是
值

得
一
記
。
他
在
工
作
期
間
，
居
然
能
在
華
僑
大

學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
城
市
大
學
、
中
文
大

學
、
香
港
大
學
、
公
開
大
學
取
得
文
憑
或
學

位
，
這
種
能
耐
，
更
值
得
年
輕
人
學
習
。

終
生
學
習
，
戴
繼
志
是
一
個
榜
樣
。
現
在
有

的
年
輕
人
，
沒
有
認
識
到
一
專
多
能
的
好
處
。

以
為
讀
完
書
，
找
一
份
職
業
，
餘
的
便
只
是
幹

吃
喝
玩
樂
的
事
兒
了
。
應
該
知
道
，
即
使
是
大

學
畢
業
，
也
只
是
學
到
了
學
海
中
的
一
勺
。
做

學
問
的
工
夫
，
永
無
止
境
。
我
們
年
紀
大
了
，

常
常
感
到
學
問
的
不
足
，
有
的
東
西
，
要
補
也

補
不
來
了
。
像
我
對
藝
術
知
識
的
缺
乏
，
便
是

一
個
遺
憾
。
有
許
多
退
休
了
的
老
師
，
都
去
學

書
法
學
繪
畫
，
還
可
以
參
加
公
開
展
覽
，
但
我

就
是
下
不
了
這
個
決
心
。
有
人
還
說
，
學
書
畫

的
人
，
可
以
延
年
益
壽
。
看
我
的
老
同
事
盧
巨

川
兄
、
勞
工
子
弟
學
校
的
余
寄
撫
兄
，
雖
已
年

逾
九
旬
，
仍
然
生
龍
活
虎
，
可
見
此
語
不
虛
。

戴
繼
志
老
弟
仍
是
壯
年
，
以
他
的
藝
術
造

詣
，
絕
對
可
以
延
年
益
壽
。
在
此
新
春
之
際
，

為
他
祝
福
。

﹁
韜
光
養
晦
，
有
所
作
為
﹂
是

鄧
小
平
先
生
在
生
時
對
中
國
外
交

政
策
所
定
的
調
子
。
當
然
，
時
至

今
日
，
中
國
綜
合
國
力
跨
越
式
的

躍
進
，
甚
至
現
時
已
超
越
日
本
成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了
，
相
信
今
時
今

日
中
國
在
外
交
上
顯
然
是
敢
於
有
所
作

為
的
出
招
了
。
二
○
一
一
年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出
訪
美
國
進
行
國
是
訪
問
，
受

到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熱
烈
歡
迎
並
以
最

高
規
格
接
待
，
令
全
球
華
人
臉
上
貼
金

倍
感
光
榮
。

由
港
區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和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以
及
友
好
人
士
組
成
的
香
港
友
好

協
會
，
在
元
宵
節
翌
日
中
午
假
四
季
酒

店
舉
行
新
春
團
拜
。
天
大
面
子
請
來
中

聯
辦
副
主
任
王
志
民
和
外
交
部
駐
港
特

派
專
員
呂
新
華
蒞
臨
主
禮
。
外
交
部
駐

港
特
派
專
員
公
署
亦
在
同
日
傍
晚
假
公

署
舉
行
新
春
酒
會
。
呂
新
華
特
派
專
員

抽
空
在
友
協
午
宴
上
演
講
，
講
題
正
是

眾
所
聚
焦
關
心
的
中
美
關
係
，
令
人
深

受
啟
迪
。
喜
聞
樂
見
中
美
建
立
﹁
相
互

尊
重
、
互
利
共
贏
的
合
作
伙
伴
關
係
﹂，

中
美
加
強
協
調
溝
通
邁
向
新
進
展
，
對

世
界
和
平
經
貿
發
展
肯
定
有
利
。
我
們

正
確
領
悟
到
中
美
新
定
位
無
疑
可
覓
新

機
遇
。
然
而
，
世
事
複
雜
多
變
不
排
除

遇
上
新
挑
戰
。
機
遇
與
挑
戰
可
能
令
中

美
關
係
發
展
不
會
一
帆
風
順
，
其
中
必

現
起
起
跌
跌
。
正
如
辛
卯
兔
年
的
兔
仔

動
如
脫
兔
。
當
然
全
世
界
愛
好
和
平
的

人
民
衷
心
期
盼
世
界
兩
大
國
能
基
於
互

信
互
利
共
贏
基
礎
上
，
為
全
球
和
平
與

發
展
作
出
新
貢
獻
。
香
港
友
好
協
會
的

陳
永
棋
、
范
徐
麗
泰
、
李
祖
澤
、
楊
孫

西
、
盧
文
端
、
計
佑
銘
等
迎
迓
嘉
賓
，

陳
永
棋
致
歡
迎
辭
，
語
多
吉
祥
。
遺
憾

的
是
，
傳
來
友
協
前
領
導
、
原
中
聯
辦

副
主
任
鄒
哲
開
在
福
州
因
病
逝
世
的
消

息
。
鄒
哲
開
為
香
港
平
穩
過
渡
、
回
歸

祖
國
、
實
踐
﹁
一
國
兩
制
﹂
作
出
了
重

大
貢
獻
，
尤
其
是
協
調
香
港
各
方
友
好

勞
心
勞
力
。
我
們
深
切
悼
念
鄒
哲
開
先

生
，
永
遠
懷
念
鄒
先
生
！

前
文
提
及
創
作
課
具
﹁
以
創
作

為
手
段
﹂
和
﹁
以
創
作
為
目
的
﹂

兩
種
形
態
，
前
者
的
﹁
手
段
﹂
是

指
以
人
文
視
野
的
擴
展
和
實
踐
為

依
歸
，
後
者
的
﹁
目
的
﹂
是
指
文
學
修

養
的
專
精
發
展
。
在
過
去
沒
有
創
作
課

的
年
代
，
香
港
文
化
人
和
文
學
工
作
者

的
人
文
視
野
和
文
學
修
養
，
一
向
靠
賴

民
間
文
化
媒
介
建
立
空
間
和
學
生
的
自

由
自
發
參
與
，
如
青
年
文
學
獎
、
文
化

刊
物
、
文
學
同
人
雜
誌
、
書
店
、
劇
團

等
造
就
的
機
遇
。
但
由
於
種
種
路
人
皆

知
的
﹁
趨
勢
﹂
和
﹁
市
場
﹂
原
因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末
至
二
千
年
代
中
，
民

間
文
化
空
間
隨
㠥
刊
物
、
雜
誌
、
書
店

的
逐
一
萎
縮
而
大
幅
退
減
，
整
整
一
至

兩
代
人
苦
苦
經
營
的
文
化
經
驗
幾
近
徹

底
斷
裂
，
當
今
學
生
即
使
自
發
覓
尋
亦

無
從
入
手
，
故
此
，
創
作
課
即
使
形
近

於
﹁
餵
食
﹂，
仍
然
有
存
在
必
要
，
因
為

那
密
集
的
十
數
星
期
，
幾
乎
已
成
了
香

港
學
生
一
生
中
唯
一
有
機
會
在
此
地
接

觸
文
學
創
作
的
時
間
。

這
有
點
無
可
奈
何
，
但
亦
唯
有
在
種

種
的
局
限
中
，
按
照
當
今
的
趨
勢
，
盡

量
建
立
新
的
可
能
。
籌
辦
課
程
者
、
機

構
和
前
線
導
師
如
果
有
心
有
條
件
有
時

間
，
而
同
時
又
遇
㠥
有
心
志
有
能
力
的

學
生
的
話
，
仍
有
機
會
真
正
引
導
學
生

承
接
已
斷
裂
的
文
化
，
在
當
今
延
續
具

時
代
意
義
的
創
作
。
即
使
有
點
渺
茫
或

如
同
在
水
泥
路
裡
撒
種
，
能
夠
做
的
還

是
盡
量
去
做
，
只
要
參
與
者
認
清
這
是

在
限
制
中
尋
找
可
能
，
在
種
種
有
系
統

的
餵
食
學
生
的
活
動
設
計
中
，
也
希
望

盡
量
使
導
師
的
食
材
和
生
命
的
浪
費
減

至
最
少
；
大
概
，
真
正
的
結
論
，
就
是

配
合
﹁
趨
勢
﹂
和
﹁
市
場
﹂
的
考
慮
，

真
正
成
功
的
創
作
課
已
不
是
培
養
學
生

的
人
文
視
野
或
文
學
修
養
，
而
是
在
本

土
文
化
極
速
拆
卸
傾
倒
的
香
港
社
會

中
，
雖
制
止
不
了
傾
倒
但
盡
量
減
少
浪

費
。

真正成功的創作課

如
果
你
不
小
心
丟
掉
一
百
塊
錢
，
只
知
道

它
好
像
丟
在
某
個
你
去
過
的
地
方
，
你
會
花

二
百
塊
錢
的
車
費
去
把
那
一
百
塊
找
回
來

嗎
？

這
是
一
個
超
級
愚
蠢
的
問
題
，
答
案
必
然
是

﹁
絕
不
﹂。

可
是
，
相
似
的
事
情
卻
在
人
生
中
不
斷
發
生
。

做
錯
了
一
件
事
，
明
知
自
己
有
問
題
，
卻
也
不
肯

認
錯
，
反
而
花
多
倍
的
時
間
來
找
藉
口
，
讓
別
人

對
自
己
的
印
象
大
打
折
扣
。
這
和
被
人
罵
了
一
句

話
，
卻
花
了
無
數
時
間
難
過
的
道
理
相
同
。
為
一

件
事
情
發
火
，
不
惜
損
人
不
利
己
，
更
無
聊
的
是

還
不
惜
工
本
、
不
惜
時
間
地
，
去
與
別
人
或
自
己

糾
纏
，
只
為
不
甘
心
。
失
去
一
個
人
的
感
情
，
明

知
一
切
已
無
法
挽
回
，
卻
還
是
那
麼
傷
心
，
而
且

一
傷
心
就
是
好
幾
年
，
還
要
自
暴
自
棄
。

其
實
這
樣
一
點
用
也
沒
有
，
只
是
為
自
己
製
造

更
多
損
失
、
更
多
傷
害
。
何
苦
呢
？

做
人
，
幹
嗎
為
難
自
己
？！

假
若
有
人
問
你
：
﹁
你
的
時
間
無
限
，
長
生
不

老
，
所
以
最
想
做
的
事
，
應
該
無
限
延
期
？
﹂
你

必
然
回
答
：
﹁
不
，
傻
瓜
才
會
這
樣
想
。
﹂

然
而
我
們
卻
常
說
，
等
我
老
了
，
要
去
環
遊
世

界
；
等
我
退
休
，
就
要
去
做
想
做
的
事
情
；
等
孩

子
長
大
了
，
我
就
可
以⋯

⋯

大
部
分
人
都
以
為
自
己
有
無
限
的
時
間
與
精

力
。
有
這
樣
想
法
的
人
，
都
誤
以
為
人
老
了
或
退

休
後
，
他
們
還
擁
有
年
輕
時
候
的
精
力
和
熱
誠
。

其
實
我
們
可
以
一
步
一
步
的
去
實
現
理
想
，
為
自

己
定
下
短
則
五
年
、
長
則
十
年
的
目
標
，
而
不
必

在
等
待
中
虛
耗
生
命
。
如
果
現
在
就
能
一
步
一
步

努
力
的
接
近
自
己
所
定
的
目
標
，
我
們
就
不
會
白

活
了
半
生
，
卻
出
現
自
己
最
不
想
看
到
的
結
局
。

每
個
人
的
生
命
都
有
盡
頭
，
許
多
人
經
常
在
生
命

即
將
結
束
時
，
才
發
現
自
己
還
有
很
多
事
沒
有

做
，
有
許
多
話
來
不
及
說
，
這
實
在
是
人
生
最
大

的
遺
憾
。
別
讓
自
己
徒
留
﹁
為
時
已
晚
﹂
的
空
餘

恨
。做

人
，
要
活
在
當
下
！

兩個致命的問題

那年海南建省，數十萬人過瓊州海峽，頓時沸騰
了這塊尚未開發的土地。人們帶㠥理想，帶㠥

活力，到那裡尋找藍天白雲，呼吸那股自由而又清新
的空氣。那時，負有採訪任務的我，也跟隨浩浩蕩蕩
的人流踏上了海南島。
當時是海南第一任省長的梁湘，在辦公室裡接受了

我的採訪。這位創下「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神
話，在中國唯一主持過兩個特區開發的老「拓荒
牛」，頗為悲壯地對我說「只要不進『兩院』（醫院和
法院），就要幹下去」。儘管歲月匆匆流逝，那樣的一
種精神卻無法從我的心底抹去。結果他真的沒能幹下
去，只做了一年半就被撤職了。
那時的三亞滿街跑的都是人力三輪車，晚上到處都

是黑燈瞎火。我們在去亞龍灣的途中，恰巧遇上當時
的省委王副書記。他一邊熱情地邀請我們乘他的車，
一邊介紹香港著名商人霍英東率先提出開發亞龍灣旅
遊資源的計劃。當汽車在岸邊公路停下來時，我拎㠥
鞋赤㠥腳向海灘走去，精細如銀的沙在腳趾縫間流
動，柔軟舒服極了。偌大的沙灘見不到一個人影，只
有肆意生長的仙人掌，綻放出淡淡黃色的小花，在海
風中輕輕搖曳。
當我再次來到亞龍灣時，已是2011年辭舊迎新的夜

晚。海南已經進入了建設國際旅遊島的開局之年，
山、海文化形成了「藍色旅遊看三亞，綠色旅遊看保
亭」的兩大主線。朋友L眼光獨到，早在位於保亭的
七仙嶺下購置土地，開始建造高爾夫球場和溫泉加熱
帶雨林別墅。他的邀請讓我們有機會在亞龍灣的沙灘
上一起倒數迎接新年，一起走向海邊觸摸海水，卻被
突如其來的海浪弄濕了我們的鞋子。「水為財」是廣
東人的說法，我們期盼水能帶來好運。
沿㠥1954年建成通車的海榆中線，我們的汽車駛向

保亭。這條貫穿海南南北的大動脈，原來還是一條全
國生態景觀樣板路。許多叫不出名的草、花和樹木分
成低、中、高層次分明的綠色長廊，宛如一條閃亮玉
帶，逶迤於崇山峻嶺之中。青翠欲滴的椰子樹、棕櫚
樹招展㠥枝葉在風中舞蹈，打開車窗空氣中瀰漫㠥奇
妙的香味，散發出濃濃的綠，甜甜的綠，沁人肺腑的
綠。這是一條在森林滋養下的純粹碧綠的道路。當地
人喜歡在這條路上散步、跑步、騎單車，從事各種體
育運動。而對於生活在香港石屎森林中的我們來說，
則是一種綠色的奢侈。
原始森林原生態的環境，也給了馮小剛《非誠勿擾

2》選擇外景拍攝地的靈感。葛優和舒淇的「愛巢」
就建立在懸崖峭壁旁邊，由木屋改造成的別墅裡。我
們趕到人間天堂鳥巢度假村時，等候乘車的隊伍早已
排成了龍。據說賀歲片剛上畫三天，觀光遊覽的人數
已經大破紀錄。葛優舒淇住過的那套蜜月房身價就像

坐了火箭一樣飆升，臨近情人節的檔期都已經全部預
定完。畢竟在情侶們看來，浪漫無價。隨㠥影片的上
映，這裡成了情侶心中的愛情聖地。
遊覽車沿㠥山路蜿蜒而上，迎面撲來的熱帶雨林是

那樣無垠的碧綠，綠得讓人望一眼頓生緩不過氣來之
感！山頂泳池旁，一對新婚夫婦不斷模仿電影中畫面
的拍攝，在海天一色下見證愛情的「將錯就錯」。過
江龍索橋上，我搖搖晃晃地從這頭走到那頭，尋找舒
淇那種很文藝的感覺。
海南島的山，看起來多半像是淋了綠色蔬菜汁的饅

頭，長相樸實圓潤但無棱無角。第一眼見到突兀於山
峰之上的那七座凌空高絕、岩體裸露的險峰時，真的
感到有些意外。若不是山腳下俏麗嫵媚的檳榔樹，差
點讓人錯以為是到了張家界。
一個神話故事美麗了一方水土。朋友L向我們講述

了他聽到的那個版本的傳說。古時候的保亭溫泉遍
佈，黎民百姓用橘葉泡溫泉消除疲勞，醫治百病。王
母娘娘知道後派七仙女下凡，想證實這塊地方是否可
以與天宮瑤池相媲美。誰知七仙女下到保亭便陶醉
了，天天遊玩於這片山水之間。後來風神也想佔有這
塊地方，每次都帶來大風暴雨，淹沒大片的土地，損
壞大片的田園。七仙女奏請玉帝，與風神進行了一番
殊死的爭鬥，最後打敗了風神。為了不讓風神再來危
害，七仙女決心守護㠥這塊美麗的土地，後來竟化作
七座秀麗的山峰永駐人間。
美麗的傳說引領我們走進L的屬地，從這裡看七仙

嶺，前鋒高大，後六峰相依而立。一陣霧氣飄過，遠

眺中的七仙嶺，酷似七位姐妹披㠥薄紗直立，朦朧窈
窕。一會雲霧消散，眼前的七仙嶺又像七把利劍直指
雲天，氣勢不凡。這塊位於七仙嶺腳下的土地，環繞
㠥濃濃的綠色，枝籐紛披的植物，把我帶到了一個仙
樂飄飄的夢境裡。融化其中，我對享受㠥美好氣息的
Y說：「將來你就是這裡的壓寨夫人了」。
要識七仙嶺的真面貌，L說還得進山。進山的路古

樹參天，籐蘿交織，是一片保留較完整的原始熱帶雨
林。在這片㡡綠的叢林中，生長㠥原生態的植被。樹
上樹，石上林，無一不在向我們透露㠥這片熱帶雨林
的神秘。上山的路不算難走，大部分都鋪設了石階
路。不過這石階路並不能直達嶺頂。L說嶺頂非常
陡，想要登上頂峰會有點難度。其實不用登頂，我已
經置身在綠色之中，彷彿品㠥一口綠晶晶的薄荷酒，
感受㠥負氧離子的強度。
都說溫泉是七仙嶺的傳奇。因為它是目前世界上具

有「溫泉+熱帶雨林」這樣組合的唯一一個。不需要
勾兌自來水、面積近三畝的溫泉湖水從早到晚都是熱
氣裊裊，更幸運的是朝夕和這樣一大片原始熱帶雨林
相伴。來到溫泉邊時，我聞不到從溫泉水中慢慢蒸發
出來的那股熟悉的硫磺味，原來這裡的泉水屬硅酸重
碳酸鈉型，水質清澈透明，沒有味道。沐浴在陽光
下，滿眼望去都是鬱鬱㡡㡡。「溫泉水滑洗凝脂」的
那份舒暢感覺，一下便將所有的塵囂一洗而盡。
人們在城市中被圍困的太久，需要不時回到原汁原

味的大自然中去釋放自己。直到今天，我覺得自己依
然留在那座山嶺，沉醉在最初的綠意盎然的清晨。

大書癡

戴繼志畫展

黃仲鳴

客聚

近
期
教
仔
熱
門
話
題
，
是
華
裔
美
籍
作
者A

m
y
C
hua

的
新
書
︽B

attle
H
ym
n
of
the

T
iger

M
other

︾，
大
談

華
人
教
兒
女
心
得
，
批
評
美
國
人
對
下
一
代
過
分
寬
鬆

放
任
。A

m
y

雖
只
能
講
客
家
話
，
卻
深
信
華
人
媽
媽
的

一
套
最
有
效
：
對
子
女
嚴
格
、
有
要
求
、
學
業
和
鋼
琴
小
提

琴
成
績
一
定
要
頂
尖
，
至
於
玩
樂
、hea

和
浪
費
時
間
的
活

動
，
一
概
謝
絕
。

A
m
y

本
姓
蔡
，
父
母
早
年
從
菲
律
賓
移
民
美
國
，
是
典
型

移
民
家
庭
，
非
常
注
重
子
女
教
育
，
深
信
﹁
勤
有
功
，
戲
無

益
﹂，
總
之
科
科
一
百
分
是
應
該
的
，
比
賽
不
拿
金
牌
就
沒
臉

見
父
母
。A

m
y

也
不
負
期
望
，
當
了
律
師
，
進
了
耶
魯
大
學

教
法
律
，
丈
夫
是
猶
太
人
，
也
是
耶
魯
英
文
系
教
授
，
出
版

過
小
說
。

A
m
y

的
書
今
年
一
月
出
版
前
，
︽
華
爾
街
日
報
︾
登
了
她

的
特
稿
，
題
為W

hy
C
hinese

M
others

are
Superior

，
由
她

親
自
闡
釋
書
裡
的
觀
點
，
一
時
網
上
大
熱
。
文
中
提
到
的
事

例
引
起
爭
議
，
像
她
女
兒
小
時
候
，
有
次
死
不
肯
練
琴
，

A
m
y

罰
她
屋
外
站
，
當
時
正
下
雪
，
女
兒
只
穿
單
衣
。
讀
者

有
讚
好
的
，
也
有
說
她
虐
兒
的
，
總
之
是
一
炮
而
紅
。
大
家

看
她
書
裡
開
宗
明
義
育
兒
十
誡
：

一
、

永
不
參
加sleepover

︵
即
小
朋
友
去
彼
此
家
中
過
夜

聊
天
的
聚
會
︶

二
、
永
不
參
加
為
遊
戲
而
聚
的
小
朋
友
聚
會

三
、
永
不
參
與
學
校
話
劇
演
出
︵
因
排
戲
浪
費
時
間
︶

四
、
不
許
子
女
投
訴
沒
份
參
與
學
校
話
劇
表
演

五
、
不
許
看
電
視
或
打
機

六
、
不
許
子
女
自
行
選
擇
課
外
活
動

七
、
成
績
不
得
在
甲
等
以
下

八
、
除
了
體
操
和
戲
劇
，
所
有
科
目
必
須
全
班
第
一

九
、
除
了
鋼
琴
和
小
提
琴
，
不
許
學
其
他
樂
器

十
、
不
許
不
彈
琴
或
不
拉
小
提
琴

很
可
怕
是
吧
？
奇
怪
的
是A

m
y

就
是
這
樣
給
爸
爸
教
出
來

的
，
但
她
不
單
沒
有
埋
怨
父
親
，
反
而
感
謝
他
﹁
小
時
候
限

制
我
的
選
擇
，
所
以
長
大
後
反
而
有
更
多
選
擇
﹂。
而A

m
y

的

女
兒
，
一
樣
樂
意
依
㠥
做
，
成
績
也
很
超
卓
。A

m
y

相
信
，

孩
子
有
極
大
的
學
習
能
力
；
寬
鬆
，
只
是
不
尊
重
和
不
相
信

孩
子
的
潛
能
。

你
是
這
樣
的
父
母
嗎
？
其
實
何
只
華
裔
媽
媽
，
一
般
中
上

層
家
庭
，
早
已
這
樣
誠
惶
誠
恐
地
教
育
下
一
代
。

惡媽的戰歌

百
家
廊

江
揚

中美關係兔年新航道

綠綠的七仙嶺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吳康民

語絲
思　旋

天地

蘇狄嘉

天空

■這書印製精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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